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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 9 点半，一团浓稠的
雾气将房屋、操场包裹起来，一
个小时前还在闪烁的满天繁星
隐去了身影。借宿在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瓦古乡尼
勒觉村小学的第二个夜晚，我
们与扶贫干部围坐在饭桌边，
饭菜已经凉了很久，“龙门阵”

还在继续。
此行凉山，我们从昭觉到

美姑一路走来，探访新冠肺炎
疫情下的偏远村庄。今年是脱
贫攻坚冲刺之年 ，凉山还有
17 . 8 万贫困人口要脱贫，四川
省 7 个未摘帽的县全部集中在
凉山，其中就有我们蹲点的美
姑县。

尼勒觉村离乡政府 20 公
里，海拔 2340 米的村小是我们
借宿的地方。

由于疫情，学校还没有迎
回师生，我们的“室友”是同样
借宿在此的 4 位驻村扶贫干
部—— 48 岁的曾建平，来自乐
山市夹江县发改局，是位转业
的老兵；25 岁的刘翔，来自遂
宁市卫健委；40 岁的王章，来
自乐山市井研县中心小学；39
岁的彭杨，来自成都市公安局。
四个大老爷们同吃同住已近两
年，白天各干各的活，夜里聚在
一起，活像一家四口。

老曾烧得一手好菜，但村
小厨房的条件实在简陋——水
管接在室外，无论寒暑，洗碗洗
菜都在户外。电炉也用了些年
头，每次拧开关都得把手擦干，
一不小心就会被“崩”到。但这
一切并不影响大厨施展才华，
厨房里有泡菜坛，也有自制的
萝卜干。

每天早晚是尼勒觉村最冷
的时候。特别是太阳落山后，气

温能从二十多摄氏度降至两三度。
借宿的两晚，彭杨将他的“单间”让给了记者。这间

原来堆放杂物的仓库入夜后更加阴冷，寒气透过薄薄的
门板渗进来，即使开着电暖器，也只能暖和机身周围一
小块地方。

洗漱是每天最纠结的事情。只有在这里才能意识
到，城市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是种奢侈：水龙头
里 24 小时的热水，一按即冲的马桶，不会被风吹得咔咔
作响的门……

保障安全用水是“两不愁三保障”的硬指标，也是大
凉山移风易俗、引导村民养成“五洗”（洗脸、洗手、洗脚、
洗澡、洗衣服）良好生活习惯的前提。然而，寒冷加上热
水不便，我们的“好习惯”也犯了懒。

尼勒觉村党支部书记沙马石日说，过去祖祖辈辈吃
水都靠人背。因为珍贵，绝不能浪费在洗衣这类“面子功
夫”上。两年前，这里铺设了管道，建起了蓄水池，群众用
上了自来水，一些老人激动得老泪纵横。但基础设施的
改善并不能一夜间改变生活习惯，房内凌乱、不注重个
人卫生，“视觉贫困”是许多贫困村的共同点。

对于老兵曾建平来说，尼勒觉村是他的新战场。“我
服役的部队是经历过长征和抗战的老虎团，现在来扶贫
也是打仗。从每天叫村民洗脸、洗手做起，一件件小事做
好，面貌一定就会改变。现在美中不足的是自来水水压
不够，群众家里装了太阳能热水器，热水出不来。”老曾
说，今年要争取资金，解决这个问题。

尼勒觉村在册有 180 户 739 人，去年摘了帽。许多
村民已经通过易地安置、村内集中安置等途径告别了土
坯房，住进了新居。

“现阶段脱贫主要是靠了国家的好政策。”老曾给记
者算了笔账，除去建房、修路等大笔投入，仅去年一年，
全村光是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补贴，10 个公益性岗位的
工资，低保、残疾人补贴等转移性收入就超过 100 万元，
但村集体经济发展一直是瓶颈。

去年，村里成立了养羊合作社，养了 10 只羊，年底
卖掉两只挣了 3000 元。这成为尼勒觉村历史上第一笔
集体经济收入。

彭杨驻村的古觉村情况也类似。今年，村里 46 户贫
困户将全部迁入新居，但要摘帽还必须发展集体经济。

瓦古乡如今村村都建起了牛圈，下一步全乡将重点
发展肉牛产业。

在帮扶干部们看来，“两不愁三保障”解决了绝对贫
困，但要拥抱新生活，必须解决思想意识的落后。

瓦古乡邻近南红玛瑙的矿脉，当地不少人前些年因
为南红发了财，却宁肯把钱花在高额彩礼、做迷信活动、
大办白事、去县城州府“高消费”几把，也不愿改善生活
条件。

“过去这里闭塞，走出去的人少，不知道更好的生活
什么样。现在村里打工的年轻人多了，也慢慢带回了新
思想，有了改变的动力。”他说。

尼勒觉村小只有两间教室，虽然条件简陋，但学校
从不缺关注，3 位老师都是支教的志愿者，扶贫干部也
带来了很多资源。彭杨的“单间”里，不仅有成箱的饭盒、
食品，还有两大箱口罩，都来自朋友的捐赠。

学校门口有一块远近闻名的足球场，由英国著名球
星迈克尔·欧文捐赠，2018 年建成。在这早春时节的大
山里，绿色的人工草皮和大山暗沉的颜色形成鲜明对
比。球场是全村人的宝地，每当孩子们踢球时，周围就站
满了观众。

这给了彭杨很大触动，“运动不仅能强身健体，也能
潜移默化出积极向上的力量。”他说。最近，他又联系了
爱心人士，准备在山下再建个足球场。

在村里待了三天后下山，我们被运送建筑材料的大
卡车堵住了，正好有机会观赏风景。不知不觉间，小溪边
高大的辛夷花已在枝头怒放，道旁的野花比来时更加繁
茂，每一件微小的事物都在提醒我们——改变时时刻刻
都在发生。

（记者吴光于、李力可） 新华社成都 3 月 22 日电

新华社贵阳 3 月 23 日电（记者王丽、李惊
亚、刘智强）对于深度贫困村甘塘村的 233 户群
众来说，这些年生活中的新鲜事可真不少：水泥
路通到了家门口、孩子上幼儿园有校车接送、网
上购物都能送到村里来……最近还给每家每户
装上了分类垃圾桶，有保洁员专门收集处理
垃圾。

“以前是人畜同居、猪粪遍地，现在村里的
垃圾都要实现无害化、集中化处理。”村支书熬
盛琴说，精准扶贫让深度贫困村变了样，从过去
在贫困中苦熬的“干塘村”，到现在产业兴旺的
“甘塘村”，条件好了、环境变了，农村人居环境
和文明程度也要不断提高，才能逐步实现乡村
振兴。

甘塘村所在的贵州省麻江县 2019 年 4 月
宣布脱贫出列，按照“目标不变、力度不减、队伍
不撤”的原则，脱贫摘帽后，全县依然坚持以脱

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业扶贫、农村
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医疗扶贫、
农村饮水、人居环境整治等七个工作“专班”不
变，“县、乡、村”三级脱贫攻坚工作队也不撤。

截至今年 3 月，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
贵州 66 个贫困县（区）中已有 57 个宣布退出贫
困县序列。为了有效巩固提升脱贫成果，贵州
按照“力度不减、政策不变、责任不松”的要求，
提出“六步战法”，即在脱贫出列后继续打好精
准脱贫基础性工作巩固提升战、产业和就业扶
贫巩固提升战、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巩固提
升战、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战、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巩固提升战和基层组织建设巩固提
升战。

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
监管，贵州脱贫出列县普遍保持“四个不摘”巩
固脱贫成果。黔南州瓮安县委书记张文强说，

“乡村网格化”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起到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摸清了农村家
底，同时也培养了一支与农村群众联系紧、农村
情况了解深、农村工作能力强的工作队伍。县
里脱贫攻坚作战图不变、工作队不走、网格员不
撤，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夯实
乡村振兴基础上来。

脱贫效果实不实，要密切关注边缘人口、特
殊群体，防止返贫和新的贫困发生。铜仁市万
山区建立防贫预警机制，根据脱贫户现有产业、
就业、家庭收支及致贫主因等情况，划定红色、
黄色、蓝色三级预警，根据不同预警级别，提供
针对性帮扶措施。万山区区长张吉刚说，每年
底启动返贫预警等级评定工作，因户因人针对
性制订帮扶措施。

黔东南州麻江县对已脱贫人口实行分类管
理，对稳定脱贫人口加强产业扶贫、金融扶贫、

农业保险等帮扶措施，引导防范扶贫产业市
场风险、扶贫小额信贷还贷风险等，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对欠稳脱贫人口帮助发展增收项
目或解决就业，稳定增加收入；对兜底脱贫人
口继续救助，精准帮扶。

脱贫出列后，遵义市习水县驻村工作队
仍按照“一访二看三算四评五清”五步识别法
精准识别，动态监测贫困户。习水县委书记
向承强说，要用标尺量出“真穷人”，公开晒出
“假穷人”，动态录入“返贫人”，问责监督“滥
权人”，确保符合贫困线的有一个扶一个，走
上致富路的有一个退一个。

统计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贫
困人口从 923 万减少到 30 . 83 万，累计减少
贫困人口 892 万多人，贫困发生率从 26 . 8%
降至 0 . 85%。曾经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
省，成为全国减贫人数最多的省。

贵州：“六步战法”巩固脱贫成果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张钦、任延昕、多蕾）
世界水日前夕，甘肃投资规模最大、引水渠线
最长、覆盖地区最广、受益群众最多的跨流域
调水工程——引洮供水工程二期全线复工，为
助力如期脱贫全面冲刺……

引洮工程是甘肃中部地区广大群众魂牵
梦绕 60 年的圆梦工程。2014 年底，引洮供水
一期工程建成通水，至今已走过五个春秋。从
“水比油贵”到“源头活水来”，陇中大地增添诸
多新生和希望。

“水和馍馍饭一样重要”

以甘肃省定西市、白银市会宁县为代表的
陇中地区干旱缺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
国的三十六分之一。不解水困，无以脱贫，因为
“水和馍馍饭一样重要”。

77 岁的费喜庆是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
三湾村人，家中小院建在山丘一侧，最近的邻
居也隔着一道山坳。

山高路远，农户稀疏。水的宝贵是他打小
便知晓的事。

童年记忆里，家中大哥肩负着找水的任
务。两个载重 30 多斤的铁桶，十几公里的找水
山路，大哥每天都要走一遍。

后来，这把挑水担压在了费喜庆肩头。近
的河沟里是苦水，牲口饮用勉强凑合。若要人
饮，少说要翻过几个山头，还得连夜排队。

夏天集雨，冬天收雪，没雨没雪就靠运气、
凭经验。“馍馍饭可以少吃，没水可怎么熬。”

他说。
“引洮河清流，解陇中之渴”。1958 年，引

洮工程开工，但受财力、技术条件等制约，于
1961 年被迫停工。

上世纪末，集雨水窖工程成了缓解人饮困
难的救命工程。三湾村家家户户修了“罐罐窖”
收集雨水。不过，遇上大旱，往往是一桶窖水半
桶泥。

2007 年，引洮供水工程重新开建。建设者
们力克涌水、涌沙、塌方、变形等地质难题，终
于在 2014 年底建成一期工程，让 225 万余甘
肃人喝上甘甜的洮河水。

昔日藏雪、集雨的“救命窖”，如今成为家
庭养殖存水的蓄水池。净水器不再热销，太阳
能热水器、淋浴器的乡村广告铺天盖地，家用
浴室已司空见惯。

源头活水活产业富生活

活水注入旱塬，浸润土地，盘活产业，农民
脱贫水到渠成。

在定西市渭源县，引洮水浇灌出致富花，
把昔日穷山坳变成了“鲜花乡”。

2018 年，借助东西部扶贫协作，原产自南
方沿海地区的金丝皇菊扎根渭源县峡城乡。

51 岁的峡城乡村民姚文生不再外出打
工，改种四亩金丝皇菊，成了一位花农。

“这干巴地也能种花，第一次听说真是不
信。”他笑道。去年，他一亩地纯收入达 12000
元，年收入赶上外出务工的三倍。

渭源县上湾镇的塑料大棚里花香四溢，
轨道喷灌设备挂于半空，细密水雾淋在下方
玫瑰花骨朵上。

“以前用水紧张，人饮都困难，搞产业根
本不可能。”上湾镇党委书记张会平说，如今
不仅人饮安全有保障，花卉产业也发展起
来 ，上湾镇种植玫瑰花的亩均收益达
8000 元。

为生态修复补充生态用水

从 3 月 12 日开始，引洮供水一期工程
开闸放水，为流经定西市、白银市的关川河、
大咸河、秦祁河等河流补水。

关川河是黄河支流，秦祁河和大咸河是
渭河支流。最近二三十年，这些河流经常断
流。河流所流经的地区也是植被稀疏、山体
裸露的重要水土流失区。

2019 年 3 月，甘肃省引洮工程建设管
理局利用引洮供水一期工程管线为这些河
流补水，几条河流实现全年不断流。同
时，河流沿线地下水位回升，水质改善，
沿线种植蔬菜的群众也多了起来。据甘肃
省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介绍，他们将大力
为生态林供水，为水土流失治理、生态修
复提供“给养”。

引水的步伐还在继续。2015 年 8 月，引
洮供水二期工程开工，计划工期 70 个月。全
部建成后，引洮工程有望解决甘肃六分之一
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甘肃：引洮脱贫活水来

下图是一张拼版照片，上排从左至右：
返乡创业的何慧琼、欧意凤、杨美燕、梁小
哲、陈洁；下排从左至右：石秋香、梁壬梅、
黄玉萍、吴春颖、吴冬仙。（3 月 13 日至 3
月 21 日摄）

融水苗族自治县是广西深度贫困县和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劳务输出

大县，外出务工是很多贫困家庭增收的主
要渠道。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深入推进，融水县就业创业出现“凤还巢”
现象，不少在外地打拼的妇女，利用所学技
能回乡创业。

据统计，截至目前，融水返乡创业妇女
人数累计 1300 多人，创业项目包括养殖

场、农家乐、餐馆、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当地
政府以“巾帼脱贫建新功”为主题，开展系
列服务妇女创业就业工作，打造 72 家巾帼
扶贫车间和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培养一支
“返乡创业女能人队伍”，带动上万名留守
妇女发展产业，实现就近居家就业创业。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影报道

她和她的姐妹们
■苗山脱贫影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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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电（记
者顾钱江、王成、章博宁）
说起在福建农林大学学习
育蜂技术的经历，身材精
瘦的郑全富眼里发亮：“看
到蜜蜂一窝一窝地快速培
育出来，简直就像变魔
术。”曾经一贫如洗的郑全
富一家变富了，靠的就是
这“连做梦都不敢想的魔
术”。

2014 年，郑全富的人
生跌至谷底。身为家里“顶
梁柱”的他，遇车祸身受重
伤卧床，瘫痪的岳父、丧失
劳动力的岳母和小舅子、
嗷嗷待哺的幼子，家庭的
重担令郑全富一度绝望。
“跟人家借 100 块钱都借
不到，因为怕我还不起。”
说起辛酸往事，他眼眶
泛红。

这个名叫“全富”的汉
子，被核定为福建省顺昌
县洋墩乡洋坑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还躺在病床上，
县里、乡里和村里的干部
就来看我，跟我商量脱贫
门路。”早有主意的郑全富
提出，他“想学养蜂”。

洋坑村地处闽北郭岩
山脚下，上千亩生态林植被丰富，四季有花，
是一个蜜源“宝库”，这里属中亚热带气候，蜜
蜂越冬不难，自古就有养蜂的传统。养蜂并非
重体力劳动，瘦弱的郑全富早年就断断续续
养过蜂。

每年 4 月前后，本地有种兰花开放，特别
能吸引蜜蜂闻香而来。郑全富一头挑着蜂箱、
一头挑着兰花上山，受到“诱惑”的蜜蜂便会
成群飞来，身陷养蜂人芳香的“陷阱”。

“以前完全是这种土养，专业技能几乎为
零，关键是不掌握蜜蜂育种技术，只能小打小
闹。”郑全富坦言。

了解到福建农林大学蜂学学院定期组织
培训班，乡里便利用结对帮扶领导争取来的
5000 元产业培训资金，提前跟校方联系，给郑
全富报上了名。2015 年底，大病初愈的郑全
富，参加了这期近 20 天的培训班，在“养蜂世
界”里如饥似渴地学习。

“感觉自己学会了‘降龙十八掌’，以前只
在电视上见过的技术，我一个农民竟然也学
会了。”谈起养蜂技术，郑全富滔滔不绝，“养
蜂先养王，蜂王选种最重要；中蜂‘喜新厌
旧’，有新蜂巢才会大量产卵……”

养蜂过程中，郑全富遇到难题就向农林
大学的老师请教，技艺越发娴熟，养殖的蜜蜂
从最初的十几箱已增加到目前的 500 多箱。

春分时节，细雨如酥，大山里绿草青青、
水汽氤氲，千树万树悄然孕育着花苞，预示 4
月中旬的第一个“流蜜期”越来越近了。此时，
郑全富全部心思都在壮大蜂群上。

小山坡上，无患子树下，数十个蜂箱散布
其间，郑全富揭开一个，拿出巢胚查看蜜蜂繁
殖情况，嗡嗡的蜂鸣声不绝于耳，“一片巢胚
能容纳 1500 只左右的蜜蜂，一个蜂箱可养殖
蜜蜂超过 1 万只。”

“2018 年蜂蜜产量 4000 多斤，收入 20 万
元；2019 年受洪灾影响，蜂蜜产量下降，但是
靠卖出的 500箱蜂种，也赚了 20 多万元。”已
然精通“魔术”的郑全富一举摘掉了“穷帽”，
全家人从低矮的小土房搬进了明亮宽敞的新
居。“我起死回生了。”郑全富开心地说，“苦日
子过去了！”

郑全富成了十里八村知名的养蜂模范，
不少村民慕名前来学艺。郑全富被扶贫部门
聘为讲师，定期给贫困户授课，他前后收了 40
多个徒弟，毫无保留地传授养蜂技术，还免费
赠送蜂种。曾是贫困户的黄启盛师从郑全富
学养蜂 4 年了。“现在我有 30 多个蜂箱，学养
蜂第一年就赚了 1 万多块。”黄启盛说，“准备
继续跟师傅学，学养蜂一辈子都学不完。”

在政府推动下，郑全富注册成立了顺昌
县手拉手互助养蜂合作社，计划把更多的贫
困户拉进来，一起致富。洋墩乡党委书记施萍
透露，正在谋划上线全封闭罐装生产线，把蜂
蜜产业做大做强，还准备申请地理标志产品，
打响洋墩蜂蜜品牌，名字就叫“兰花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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